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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思洲歐代近

祺 私 孚

對
於
研
究
歐
洲
思
想
的
人
，
廿
世

紀
眞
是
充
滿
了
焦
慮
與
動
盪
不
安
。
我

想
這
一
個
說
法
是
很
對
的
，
幾
乎
已
經

成
了
不
爭
的
事
典
。
當
然
，
也
有
人
認

爲
歐
西
現
代
文
明
，
因
爲
強
調
發
展
科

學
，
普
及
民
主
政
治
，
以
及
高
度
的
工

業
化
，
賀
際
上
帶
來
了
生
活
水
準
的
提

高
，
因
此
值
得
我
們
鼓
舞
。
例
如
耶
魯

大
學
有
名
的
歷
史
家
凱
佩
德

(
P
e
t
e
r

G
a
y
)便
歌
頌
讚
美
現
代
稍
砷
。
但
是

一
般
的
思
想
家
都
承
認
廿
世
紀
的
歐
洲

思
想
已
走
入
了
一
個
令
人
憂
慮
、
擔
心

的
危
機
時
代
。

第
一
個
提
倡
西
歐
文
明
已
形
成
危

槻
的
人
當
然
是
史
賓
格
勒

(O
s
w
a
l
d

S
p
e
n
g
l
e
r
)

。
在
第
一
次
大
戰
最
問

暗
的
日
子
，
他
提
出
了
西
方
沒
落
的
理

論
，
認
爲
西
方
文
明
已
走
進
了
冬
天
，

就
要
枯
竭
死
亡
，
史
賓
格
勒
所
寫
的
「

西
方
的
沒
落
」
一
書
已
經
有
了
中
譯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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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觀的遷變與
鮑
瑪
敎
授

及
其
新
作
：

「
近
代
歐
洲
思
想
」

苹
n火

而
中
圍
學
生
知
道
他
的
人
也
很
多
，
不

必
我
在
這
裏
介
紹
。
六
十
年
來
，
雖
然

許
多
歷
史
家
曾
經
一
再
地
批
評
史
氏
的

論
證
，
但
是
他
的
影
警
力
一
直
沒
有
衰

竭
，
因
爲
他
對
歐
洲
文
明
的
歷
史
使
命

所
作
的
診
斷
可
以
說
是
十
分
的
正
確
，

而
因
此
他
的
觀
點
和
說
法
也
大
致
受
文

化
史
家
及
哲
學
家
的
重
視
。
湯
恩
比
(

Arnold 

J
·
T
o
:
¥
n
b
e
e
)

是
繼
史
賓

格
勒
而
起
的
大
史
家
。
雖
然
湯
氏
並
不

像
史
氏
那
麼
悲
觀
，
認
爲
宗
敎
可
以
拯

救
文
明
，
但
是
他
不
能
不
認
爲
歐
洲
文

明
已
走
入
所
謂
的
「
憂
息
時
期
」
，
是

一
個
亟
需
更
新
的
時
代
。

史
賓
格
勒
和
湯
恩
比
是
具
有
代
表

性
的
歷
史
哲
學
家
。
不
過
，
雖
然
他
們

對
人
類
史
的
解
釋
充
滿
了
新
意
和
深
刻

的
識
見
，
他
們
所
持
的
方
法
論
却
受
到

許
多
專
業
史
家
的
嚴
厲
批
評
。
批
評
者

說
法
不
一
，
但
多
是
從
歷
史
知
識
着
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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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認
爲
他
們
的
擧
證
缺
乏
有
力
及
可
靠
的
根
據
。
歷
史
家
的

挑
剔
頵
得
十
分
的
嚴
苛
，
有
時
近
乎
吹
毛
求
疵
。
這
個
毛
病

却
恰
好
暴
露
了
廿
世
紀
歷
史
知
識
論
的
重
大
缺
陷
。
毫
無
疑

問
的
，
當
代
西
方
史
觀
最
大
的
特
色
便
是
歷
史
的
相
對
觀
念

。
所
謂
「
相
對
」
觀
念
，
它
所
指
的
不
只
是
歷
史
知
識
的
不

完
全
(
因
爲
材
料
的
不
完
全
，
史
家
的
主
観
而
造
成
)
而
已

，
它
更
指
十
九
世
紀
歷
史
主
義
的
破
産
，
以
及
人
類
史
裏
頭

的
許
多
非
理
智
的
力
昷
。

歷
史
主
義
起
源
於
十
九
世
紀
，
強
調
歷
史
變
化
的
重
要

性
和
文
化
的
獨
特
性
。
本
來
宗
歷
史
主
義
的
史
家
一
致
相
信

人
類
歷
史
的
光
明
偉
大
是
在
於
各
種
不
同
文
明
的
互
補
相
成

，
五
彩
繽
紛
；

因
此
強
調
文
化
的
歧
異
和
相
互
尊
敬
的
氣
度

。
可
惜
這
種
想
法
容
易
流
於
文
化
的
相
對
性
。
再
因
爲
把
歷

史
變
逕
當
作
常
態
，
否
認
永
久
性
的
俱
理
，
於
是
到
了
廿
世

紀
，
許
多
學
歴
史
的
人
便
感
到
十
分
困
惑
，
對
於
歷
史
敎
訓

和
人
類
所
應
該
追
求
的
「
眞
、
善
、
美
」
感
到
失
却
信
心
，

認
爲
沒
有
一
個
絕
對
可
靠
的
標
準
足
以
尋
求
。
這
是
學
歷
史

的
人
的
可
悲
結
局
。
德
蹶
華
督
敎
祉
會
思
想
史
家
特
洛
慈
(

Ernst 

T
r
o
e
l
t
s
c
h
)

第
一
個
對
這
問
題
作
了
十
分
痛
切

的
剖
析
。
著
名
的
義
大
利
哲
學
家
克
羅
齊

(
B
e
n
e
d
e
t
t
o

C
r
o
c
e
)
也
對
相
同
的
問
題
作
了
很
多
的
探
討
。
他
們
都
希

望
在
歷
史
中
尋
索
一
些
可
以
把
握
得
住
的
意
義
，
但
他
們
却

又
不
能
否
認
流
動
不
居
的
時
間
和
變
化
似
乎
使
得
「
眞
理
」

顒
得
特
別
的
空
泛
，
似
乎
「
相
對
」
就
是
歷
史
的
常
態
。

另
一
種
歷
史
相
對
的
觀
念
是
由
科
靈
吾
一
脈
下
來
的
史

學
。
美
國
近
代
歷
史
家
如
畢
爾
德

(
C
h
a
r
l
'
e
s

Beard) 

及
貝
克
(
C
a
r
lB
e
c
k
e
r
)
特
別
提
倡
這
種
看
法
，
認
爲

歷
史
家
所
接
觸
的
材
料
既
不
完
全
，
又
不
可
靠
，
因
此
我
們

所
瞭
解
的
歷
史
眞
象
永
遠
是
片
面
的
，
永
遠
沒
法
達
到
最
終

極
的
境
界
。
眞
理
不
過
是
時
間
巨
流
的
反
映
而
已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第
一
次
及
第
二
次
大
戰
所
造
成
的
破
壞
在

許
多
人
的
心
中
留
下
了
十
分
深
刻
的
印
象
。
佛
洛
依
德
的
心

理
分
析
學
說
必
須
放
在
這
個
角
度
去
衡
最
。
他
在
一
九
一
五

年
寫
了
一
篇
「
感
時
而
論
戰
爭
與
死
亡
」
，
說
戰
爭
對
他
所

造
成
的
失
望
，
使
得
他
對
人
的
理
性
失
去
了
信
心
，
而
相
信

人
的
本
性
十
分
的
原
始
，
也
十
分
的
醜
陋
。
他
甚
且
認
爲
歷

史
的
演
變
正
是
個
人
內
心
裏
激
烈
衝
突
的
擴
大
。
他
這
麼
說

：
「
我
越
來
越
暸
解
歷
史
的
眞
象
了
…
…
歷
史
事
件
不
過
是

『
自
我
』
(
e
g
o
)
，
『
潛
意
識
的
我
』
(
i
d
)
與
『
理
想
的
我

』
三
者
間
激
烈
鬪
爭
罷
了
。
心
理
分
析
所
研
究
的
個
人
心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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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
程
正
是
具
體
而
微
的
人
類
歷
史
。
」
佛
洛
依
德
這
樣
的
看

法
對
於
歷
史
家
的
影
菩
雖
然
十
分
間
接
，
却
很
重
要
。
廿
世

紀
許
多
尋
業
史
家
不
僅
澈
底
地
抛
栗
了
「
進
步
」
的
觀
念
，

他
們
更
認
爲
許
多
歷
史
事
件
不
可
能
用
系
統
的
政
治
或
經
濟

的
解
釋
加
以
處
埋
。
許
多
書
研
究
暴
民
起
義
(
如

G
e
g
g
e

L
e
f
e
b
v
r
e硏究
法
國
大
革
命
中
的
羣
衆
)
或
宗
敎
迷
信

(

如

N
o
r
m
:
:
i
n
C
o
h
n
硏
究
歐
洲
的
千
禧
年
信
仰
)
對
歷
史

所
形
成
的
影
響
。
它
們
的
結
論
雖
然
常
常
是
十
分
的
晦
澀
難

讀
，
却
足
以
議
我
們
看
出
許
多
歴
史

上
的
非
理
性
的
力
蓋
以

及
它
們
的
影
蓍
。
在
心
理
分
析
或
社
會
學
逐
日
發
達
的
今
天

，
面
對
這
種
令
人
恐
怖
的
歷
史
行
爲
，
我

們
眞
是
不
能
瞭
解

爲
什
麼
十
八
、
九
世
祀
的
人
會
那
般
的
樂
觀
。

廿
世
紀
人
對
歷
史
所
産
生
的
疑
瞪
可
以
說
是
現
代
文
明

最
重
要
的
特
徵
。
因
爲
十
九
世
紀
以
來
發
逹
迅
速
的
史
學
使

得
視
代
人
在
戳
察
人
生
、
世
界
或
自
然
等
問
題
時
都
不
免
使

用
歷
史
的

眼
光
。
但
是
過
份
強
調

變
遷
却
又
使
得
廿
世
紀
人

的
梢
舺
幻
滅
得
到
了
進
一
步
的
佐
證
，
變
本
加
厲
。
於
是
近

代
歐
西
的
思
想
與
文
明
沾
染
了
強
烈
不
安
定
與
變
逕
無
常
的

色
彩
。
存
在
主
義
的
哲
學
家
們
喜
歡
用
「
焦
慮
、
荒
謬
與
疏

離
」

(
a
n
x
i
e
t
y

,

a
b
s
u
r
d
`
a
l
i
e
n
a
t
i
o
n
)

來
形
容
視

代
人
的
心
貌
；
其
致
，
這
種
對
生
命
的
詮
釋
正
是
對
現
代
祉

會
缺
乏
眞
理
及
可
靠
的
標
準
而
感
到
變
動
不
居
的
寫
照
。

耶
魯
大
學
的
鮑
瑪
敎
授

(
F
r
a
n
k
l
i
nL. 
Baumer 

)
在
最
近
出
版
的
「
近
代
歐
洲
思
愁
：

二
＾
0
0
至
一
九
五

0
年
思
想
的
持
散
與
改
變
」

(
M
o
d
e
r
nEuropean 

Thought

: 
Continuity 

and 

Change 

in 

Ideas  ̀

1
6
0
0
|
1
9
5
0
)一書
中
把
現
代
文
明
這
種
強
烈
的
時
間

憶
識
稱
之
爲
「
變
逕
」

(
b
e
c
o
m
i
n
g
)。
他
認
爲
過
去
三

百
五
十
年
中
歐
洲
思
想
的
發
展
是
由
「
存
在
」
(
或

「
本
質

,
」b
e
i
n
g
)
逐
漸
轉
變
成
「
變
逕
」
的

一
個
過
程
。

鮑
瑪
敎
授
是
我
在
耶
魯
讀
書
時
敎
我
近
代
歐
洲
思
想
史

的
敎
授
。
他
對
我
的
影
警
宴
在
深
刻
得
很
。
鮑
瑪
敎
授
生
於

賓
州
，
是
荷
蘭
人
的
後
裔
，
後
來
在
耶
魯
大
學
拿
到
歷
史
學

博
士
。
鮑
琚
長
得
高
頭
大
馬
，
今
年
已
六
十
三
歲
了
，
在
耶

魯
畢
業
後
，
曾
在
紐
約
大
學
敎
了

一
年
書
，
之
後
卽
返
耶
魯

任
敎
。
近
四
十
年
了
，
他
一
直
在
歷
史
系
敎
授
近
代
歐
洲
思

想
史
。
一
週
演
講
三
次
，
都
在
清
晨
八
時
半
到
九
時
半
上
課

，
三
十
多
年
來
罷
常
有
二
百
人
左
右
選
誼
。

記
得
一
九
六
九

年
我
初
到
耶
魯
，
當
時
正
是
學
生
鬧
學
潮
最
激
烈
的
時
候
，

課
室
常
常
被
包
圍
，
但
是
飽
瑪
敎
授
從
不
爲
惹
事
學
生
所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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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每
週
三
次
，
不
管
晴
雨
風
零
，
照
常
上
課
。
在
課
堂
上
他

演
講
歐
洲
中
古
及
近
代
文
明
中
的
永
恒
問
題
，
說
明
宗
敎
(

華
督
敎
)
丶
科
學
、
民
主
、
人
文
主
義
及
歷
史
的
價
值
，
而

往
往
棵
下
喧
讓
的
學
生
正
在
用
擴
－
音
祿
宜
傳
激
烈
的
改
革理

論
，
主
張
打
倒
現
代
西
方
文
明
。
這
種
強
烈
的
對
比
箕
在
令

人
難
以
忘
僳
。
而
就
是
在
這
噬
暗
、
灰
心
和
不
安
的
日
子
，

他
的
學
生
也
仍
然
接
近
一
百
人
。

鮑
瑪
敎
授
原
先
研
究
英
國
都
鐸
王
朝
的
王
位
繼
承
及
正

統
之
問
題
，

寫
有

「
都
鐸
王
朝
的
王
懽
理
論
」

(
T
h
e

Early 

Tudor 

Th

e
ory 

of 

K
i
n
g
s
h
i
p
)

。
但
他
在
學

生
時
代
就
曾
前
往
德
國
留
學
，
在
當
時
德
國
的
文
化
首
都
威

琚

(
W
e
i
m
a
r
)
稽
留
，
受
到
當
時
威
瑪
的
學
風
極
爲
深

刻
的
影
著
，
他
對
這
段
日
子
感
懊
特
多

，
尤
其
是
他
就
在
那

裏
遇
到
了
鮑
瑪
太
太
。
威
瑪
自
十
九
世
紀
初
就
是
德
國
的
文

化
城
市
，
許
多
偉
大
的
詩
人
，
劇
作
家
都
在
這
裏
出
入
，
第
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前
，
在
希
特
勒
遠
未
摧
殘
鏭
國
文
化
時
，
威

瑪
曾
經
是
德
國
文
化
的
蜇
鎮
，
神
學
家
如
田
力
克

(
P
a
u
l

T
i
l
l
i
c
h
)
，
劇
作
家
如
B
e
t
o
l
tB
r
e
c
h
t，
小
說
家
如
湯

瑪
斯
．
要

(
T
h
o
m
a
sM
a
n
n
)都
足
以
代
表
這
一
個
文

化
。
在
這
種
環
境
的
薰
陶
下
，
他
的
興
趣
很
快
就
轉
移
到
歐

洲
文
明
的
整
體
意
義
上
去
。
威
瑪
文
化
的
特
色
殻
足
用
史
賓

格
勒
的
書
名
加
以
描
寫
，
她
的
藝
術

、
文
學
在
在
浣
露
出
一

種
無
可
奈
何
的
掙
扎
，
她
的
創
作
力
每
每
像
是
疲
乏
已
極
的

最
後
衝
刺
。
這
種
不
安
定
和
缺
乏
自
信
中
索
求
更
新
的
境
況

痰
在
是
第

一
次
大
戰
所
形
成
，
而
田
力
克
的
名
言
「
廿
世
紀

是
一
個
焦
慮
的
世
紀
」
也
就
是
這
種
文
化
狀
態
的
產
物
。

鮑
瑪
敎
授
在
威
瑪
時
，
希
特
勒
已
經
崛
起
，
我
想
他
一

定
能
體
瞼
到
那
種
「
山
洪
欲
來
風
滿
樓
」
的
緊
張
局
勢

。
一

方
面
許
多
人
對
西
方
文
明
的
衰
竭
感
到
傷
痛
而
溺
於
自
耽
，

另
一
方
面
又
有
許
多
人
宗
希
特
勒
爲
敎
主

，
在
徬
徨
中
製
造

假
偶
像
來
崇
拜
。
在
這
種

「
風
市
如
晦
」
的
不
安
日
子
中
，

鮑
瑪
敎
授
的
興
趣
於
是
確
定
了
，
而
他
的
治
史
方
法
中
也
因

此
時
刻
感
染
一
份
惑
時
憂
人
的
色
彩
。

在
耶
魯
正
式
敎
授
大
學
部
的
近
代
西
洋
思
想
史
後
，
他

逐
漸
感
到
思
想
史
的
兩
個
重
心
是
她
的
傳
統
和
她
的
課
題
。

一
方
面
他
深
深
覺
得
要
明
嘹
近
代
歐
洲
文
明
，
我
們
非
要
從

中
古
歐
洲
思
想
史
作
起
，
因
此
他

講
述
近
代
歐
洲
思
想
史
時

，

總
要
花
上
大
約
六
分
之
一
的
時
間
談
論
從
奧
古
斯
丁
到
科

學
革
命
前
的
中
古
萃
督
敎
思
想
。
另
一
方
面
他
又
感
到
光
是

談
論
思
想
本
身
而
不
把
握
住
思
想
史
中
永
恒
不
變
的
華
本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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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題
，
那
麼
思
想
史
就
和
我
們
的
生
命
｀
理
想
：
社
會
脫
離

關
係
。
因
此
他
開
始
思
索
一
些
歐
洲
人
所
最
關
心
的
永
恒
性

的
問
題
。

本
來
談
思
想
史
並
不
是
由
鮑
瑪
敎
授
開
始
，
在
他
以
前

，
寫
作
思
想
史
的
人
已
緹
很
多
。
在
美
國
，
以
羅
孚
若
(

Arthur 

0
. 

L
o
v
e
j
o
y
)

提
倡
的
「
戳
念
史
」

(
h
i
s
t
o
r
y

of 

i
d
e
a
s
)
影
響
最
爲
深
刻
。
其
後
治
歐
洲
近
代
思
想
史

的
有
布
林
頓

(
C
r
a
n
eB
r
i
n
t
o
n
)

及
蘭
道
爾

(
J
o
h
n

N
. 

R
a
n
d
a
l
l
)
等
人
。
布
林
頓
更
提
倡
硏
究
所
謂
「
大
問

題
」

(
b
i
gq
u
e
s
t
i
o
n
s
)

，
卽
「
眞
、
善
、
美
」
等
問
題
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，
鮑
瑪
敎
授
發
表
有
關
思
想
史

(
i
n
telle' 

ctual 

h
i
s
t
o
r
y
)

的
研
究
方
法
及
目
的
的
文
章
，
正
式
奐

定
他
在
這
方
面
的
權
威
地
位
。

鮑
瑪
認
爲
思
想
史
的
課
題
是
在
於
從
歷
史
作
品
中
去
分

析
其
蒞
本
常
用
的
字
粟
，
好
瞭
解
各
時
代
的
不
同
「
思
想
的

風
格
」

(
c
l
i
m
a
t
e

of 

o
p
i
n
i
o
n
)

。
「
思
想
的
風
格
」

原
是
著
名
的
哲
學
家
懷
德
海

(
A.N
. 

W
h
i
t
e
h
e
a
d
)

所

創
，
後
來
由
貝
克
普
及
，
途
為
一
般
思
想
史
家
所
習
用
。
按

照
飽
瑪
的
意
思
，
「
思
想
的
風
格
」
乃
是
「
一
個
社
會
裏
頭

大
多
數
人
所
想
、
所
講
、
所
作
的
事
的
背
後
各
樣
假
設
的
總

和
；
是
他
們
所
習
用
的
語
詞
，
所
喜
歡
拿
來
解
釋
事
情
的
方

式
」
。
鮑
馮
認
爲
要
瞭
解
一
時
代
的
「
思
想
風
格
」
，
只
有

通
過
博
覽
羣
書
，
別
無
他
途
。
光
是
研
究
一
些
偉
大
的
思
想

家
或
是
領
導
知
識
界
的
知
識
份
子
是
不
移
的
。

但
是
鮑
瑪
的
興
趣
不
以
歷
史
的
描
述
爲
滿
足
，
他
勇
敢

地
提
出
治
思
想
史
的
目
的
。
我
想
這
一
點
就
是
他
別
於
許
多

專
業
歷
史
家
的
地
方
。
他
坦
白
地
說
：
「
思
想
史
描
繪
人
追

求
眞
理
與
幸
福
的
無
止
無
休
的
過
程

」
，
或
者
說
：
「
思
想

史
最
重
要
的
用
處
是
它
能
在
人
類
不
斷
的
零
求
有
意
義
的
生

命
哲
學
過
程
中
幗
助
我
們
」
。

他
認
爲
西
方
思
想
史
有
五
個
「
永
恒
的
課
題
」
(

Perennial 

questions) 

• 

•
卽
我
在
上
面
已
經
提
到
的

「
上
帝
」
2
示
敎
)
丶
「
自
然
」

(
科
匡
子
)
，
「
社
會
」
(

民
主
)
`
「
人
」
(
人
文
主
義
)
及

「
歷
史
」
這
五
個
大
問

題
。
我
想
任
何
一
位
對
西
洋
文
明
略
有
認
識
的
人
都
會
承
認

這
五
個
問
題
確
庾
是
西
方
社
會
的
永
恒
的
問
題
。
我
曾
經
問

他
說
這
五
個
問
題
與
哲
學
中
的
「
神
學

」
、
「
自

然
哲
學
」

｀
「
政
治
哲
學
」
(
戎
「
社
會
哲
學
」
)
,

「
倫
理
珥
亡
及

「
歷
史
哲
學
」
有
何
不
同
。
他
很
誠
懇
地
說
他
並
不
否
認
哲

學
家
也
希
莘
追
求
對
這
些
永
恒
問
題
的
解
答
，但
是
似
乎
並



• 50 • 

沒
有
任
何
一
位
哲
學
家
曾
經
嚴
格
地
提
倡
說
這
五
個
永
恒
問

題
是
西
方
思
想
史
上
的
大
課
題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他
認
爲
他
的

結
論
是
經
過
殷
勤
閲
団
許
多
書
籍
而
得
到
的
，
因
此
他
認
爲

通
過
歷
史
的
研
究
才
能
使
我
們
對
這
些
問
題
獲
得
清
晰
可
靠

的
概
念
。一

九
五
二
年
，
他
出
版
「
西
洋
思
潮
主
流
」

(
M
a
i
n

C
u
t、

r
e
n
t
s
of 

Western 

T
h
o
u
g
h
t
)

。

書
中
收
入
了
中

古
以
降
西
洋
思
想
家
文
選
。
這
本
書
迄
今
已
發
行
到
第
三
版

，
每
版
皆
經
仔
細
訂
正
，
今
年
更
要
由
耶
魯
大
學
出
版
祉
發

行
第
四
版
。
它
的
特
點
是
選
入
許
多
思
想
家
原
著
的
英
譯
，

希
莘
學
生
可
以
通
過
這
些
作
品
直
接
瞭
解
各
時
代
思
潮
的
眞

面
貌
。出

版
了
這
本
文
選
以
後
，
鮑
瑪
的
史
觀
大
約
已
經
相
當

地
確
定
了
。
他
常
常
說
他
最
感
不
耐
的
事
就
是
個
釘
校
註
；

相
反
地
，
他
一
直
關
心
那
些
最
大
的
問
題
。
他
這
種
類
似
中

國
讀
書
人
的
胸
襟
使
得
他
受
到
注
重
專
業
訓
練
及
研
究
的
歷

史
家
的
忽
視
。
但
是
他
繼
糗
其
廣
泛
閱
讀
的
興
趣
。
據
說
他

曾
三
度
閱
隨
一
九
五
八
年
得
諾
貝
爾
奬
金
的
巴
斯
特
納
克
(

P
a
s
t
e
r
n
a
c
k
)

的
「
齊
瓦
哥
醫
生
」
。
不
過
因
爲
他
不
曾

提
過
這
本
小
說
，
我
想
這
傳
言
恐
怕
並
不
眞
箕
。
不
管
如
何

，
他
總
是
不
停
地
反
覆
閲
讀
各
類
作
品
，
希
望
能
描
繪
出
每

一
個
時
代
的
思
潮
的
風
尙
。

他
的
觀
念
綦
本
上
是
保
守
的
；
可
以
說
是
對
於
一
切
的

思
想
都
給
於
相
等
的
地
位
，
希
望
在
拼
淤
七
彩
板
似
的
努
力

中
覓
求
新
的
構
圖
。
他
尊
重
中
古
基
督
敎
的
思
想
。
並
且
認

爲
上
帝
或
「
存
在
」

(
b
e
i
n
g
)
是
絕
對
不
可
以
輕
言
放
棄

的
。
近
代
思
想
史
就
是
一
個
人
從
「
存
在
」
的
本
質
脫
離
出

來
的
過
程
。
在
他
看
來
，
這
個
過
程
是
十
分
艱
辛
的
，
而
到

了
最
後
終
於
走
進
了
「
焦
瞪
」
的
時
代
。
「
西
方
思
潮
的
主

流
」
一
書
中
講
廿
世
紀
的
一
章
定
名
爲
「
焦
慮
的
時
代
」
，

原
因
就
在
這
裏
。

到
底
歐
洲
人
是
怎
樣
從
具
有
宗
敎
信
仰
的
那
種
相
當
齊

整
而
安
定
的
世
界
中
走
出
來
的
呢
？
這
是
他
在
一
九
六
0
年

出
版
的
「
宗
敎
與
懷
疑
主
義
的
興
起
」

(
R
e
l
i
g
i
o
n

and 

the 

Rise 

of 

S
c
e
p
t
i
c
i
s
m
)

所
希
望
囘
答
的
問
題
。
可
以

說
他
在
這
時
候
已
經
明
顯
地
流
露
出
他
對
現
代
世
界
思
潮
的

紛
紜
與
變
動
不
居
感
到
十
分
不
耐
了
。
他
是
無
時
無
刻
地
希

望
能
再
找
到
一
個
令
西
方
人
可
以
安
身
立
命
的
眞
理
。

「
宗
敎
與
懷
疑
主
義
之
興
起
」
莘
本
上
是
過
去
四
世
紀

的
歐
洲
思
想
史
。
但
既
然
他
那
麼
關
心
宗
敎
(
蕨
義
的
)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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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代
人
生
活
中
的
地
位
，
這
本
書
的
最
後
一
章
就
特
別
重
要

。
他
認
爲
西
方
人
經
過
將
近
四
個
世
紀
的
擬
疑
思
潮
以
後
，

已
經
到
了
一
個
必
須
重
新
尋
求
一
些
可
以
把
摳
得
住
的
價
值

的
時
候
了
。
思
想
上
的
無
政
府
狀
態
令
人
感
到
恐
怖
，
西
方

人
不
能
繼
續
懷
疑
一
切
的
信
念
和
敎
條
。
這
種
菩
覺
在
廿
憔

紀
更
頊
得
清
楚
。
兩
次
大
戰
的
浩
嘏
，
多
少
生
命
淪
亡
。

而

科
學
的
進
步
又
沒
有
帶
來
進
步
和
幸
福
，
許
多
科
學
家
甚
至

對
於
科
學
知
識
産
生
懷
疑
，
希
望
有
另
一
種
更
可
靠
、
更
把

握
得
住
的
咒
體
來
安
慰
他
們
，
滿
足
他
們
。
鮑
瑪
敎
授
因
此

稱
廿
世
祀
是
一
個
「
期
待
的
時
代
」

(
A
g
e
of 

Longing 

)
。
他
發
現
許
多
科
學
家
、
哲
學
家
或
文
學
家
都
一
樣
地
期

待
有
一
種
比
自
我
、
比
理
性
的
科
學
知
識
更
可
靠
的
東
西
，

可
以
滿
足
他
們
那
種
殷
莘
的
心
理
。
鮑
瑪
認
爲
他
們
所
追
求

的
正
是
一
種
「
俗
人
的
宗
敎
」
。
所
謂
「
俗
人
」

(
L
a
y
­

m
c
t
n
)，
指
的
是
不
擔
負
神
職
，
不
靠
敎
會
吃
飯
的
普
通
信

徒
。

鮑
瑪
認
爲
－
這
種
「
俗
人
的
宗
敎
」
包
含
了
三
種
特
色：

第
－
：
這
種
宗
敎
缺
乏
像
傳
統
基
督
敎
會
那
樣
的
獨
斷
。
它

是
多
元
性
的
，
用
特
洛
慈
的
話
來
說
，
則
它
具
有
「
多
體
性

」

(
P
o
l
y
m
o
r
p
h
i
s
m
)

的
特
質
，
承
認
所
有
的
宗
敎
都

具
有
相
當
的
價
值
。
用
基
督
敎
的
話
，
就
是
承
認
所
有
宗
敎

都
是
上
帝
所
啓
示
。
這
種
胸
襟
是
十
九
世
紀
歐
洲
浦
盛
時
代

的
人
所
沒
有
的
，
但
今
日
的
歐
洲
思
想
家
(
包
括
二
罕
基
督

敎
神
學
家
)
却
大
致
接
受
這
個
看
法
。
無
怪
乎
史
賓
格
勒
要

稱
這
種
態
度
爲
宗
敎
上
的
「
哥
白
尼
觀
點
」
了
。

第
二
，
這
種
「
俗
人
的
宗
敎
」
反
對
「
寫
作
敎
條
的
虛

榮
心
」

(
v
a
n
i
t
y

of 

d
o
g
m
a
t
i
z
i
n
g
)
°

敎
條
是
壓
迫

自
由
，
摧
殘
心
靈
的
利
器
。
西
方
思
想
的
特
色
是
要
求
思
路

的
清
晰
，
因
此
從
希
臘
人
就
講
究
戳
念
必
須
交
待
得
清
楚
。

但
結
局
却
造
成
許
多
束
縛
思
想
自
由
的
信
條
。
廿
世
紀
以
來

，
大
家
逐
漸
感
到
文
字
是
十
分
不
可
靠
的
工
具
，
根
本
無
法

表
達
人
性
中
非
理
性
的
經
瞼
，
而
宗
敎
又
必
須
從
理
智
的
有

限
性
中
超
越
，
以
探
求
無
隈
和
永
恒
，
因
此
文
字
和
敎
條
的

規
劃
只
能
妨
磚
宗
敎
體
驗
的
自
然
發
展
。
許
多
思
想
家
提
倡

打
倒
「
寫
作
敎
條
的
虛
榮
心
」
。

與
這
一
點
相
關
的
便
是
通
過
「
神
話
」
與
「
符
號
」
來

表
達
一
己
的
宗
敎
體
驗
與
情
操
。
鮑
瑪
認
爲
心
理
學
家
楊
格

(Carl 

J
u
n
g
)對於
人
的
深
度
心
理
所
作
的
研
究
提
供
我

們
許
多
有
用
的
線
索
。
如
果
我
們
相
信
所
有
的
文
化
體
系
和

宗
敎
信
仰
都
可
以
幫
助
我
們
暸
解
人
的
希
莘
和
命
運
的
話
，



• 52 • 

那
麼
通
過
人
內
心
的
體
驗
，
並
藉
用
符
號
和
神
話
來
相
互
傳

逹
彼
此
的
體
驗
，
我
們
一
定
可
以
逹
到
一
種
共

同
的
宗
敎
悄

操
。
鮑
瑪
特
別
提
出
楊
格
及
琴
默

(H
e
in
r
i
c
h
Zimm

=r 

)
對
印
皮
敎
的
興
趣
和
研
究
，
相
信
印
良
思
想
中
的
形
上
成

份
對
於
視
代
人
的
宗
敎
渴
淫
的
心
埋
會
有
滿
意
的
解
答
。

坦
白
說
，
飽
瑪
敎
授
對
於
耍
代
人
尋
求
宗
敎
體
瞼
的
看

法
有
點
一
廂
悄
願
。
特
別
近

幾
年
來
，
不
僅
博
統
西
方
的
敎

會
被
年
靑
的

一
代
揚
棄
，

就
是
所
謂
「
宗
敎
」
也
受
到
秕
會

主
義
，
或
甚
至
於
共
產
主
義
的
無
情
打
睪
。
不
過
，
我
們
也

不
能
完
全
否
認
孢
瑪
的
看
法
，
如
果
我
們
看
到
近
數
年
來
，

年
肯
人
追
求
東
方
宗
敎
的
熱
誠
，
那
麼
或
許
必
須
接
受
鮑
瑪

所
說
西
万
人
巳
厭
倦
懷
疑
主
義
的
說
法
了
。

另
外
一
點
把
該
提
到
的
是
在
鮑
瑪
這
本
霫
中
，
他
完
全

未
訳
及
中
國
。
运
固
然
是
因
爲
近
數
十
年
來
的
中
國
哲
學
界

談
宗
敎
價
值
者
絕
少
，
而
也
足
因
為
西
方
人
研
究
中
闞
歴
史

並
能
肯
定
中
國
文
化
傳
統
的
歷
史
家
糜
在
屈
指
可
數
，
在
這

榴
悄
形
下

，
鮑
瑪
敎
授
無
法
對
中
園
文
化
有
所
認
識
也
悄
有

可
原
。

同
時
，
他
目
己

承
認
他
因
爲
年
靑
的
時
代
並
未
想
到

作
世
界
史
的
研
究
，
因
此
寫
書
時
無
法
系

統
地
處
理
其
他
文

化
的
意
義
。
相
反
地
，
他
竭
力
鼓
勵
我
應
該
作
比
較
思
想
史

的
研
究
。
他
擧
出
上
述
的
琴
默
和
一
位
國
人
所
熟
知
的
史
懷

哲

(
A
l
be
r
t

S
c
h
w
e
i
t
z
e
r
)

爲
例
，

說
他
們
對
於
印
度

哲
學
的
瞭
解
不
下
於
西
方
思
愁
的

把
握
，
因
此
能
對
近
代
面

方
文
明
提
出
動
人
心
弦
的
建
議
，
而
流
行
一
時
。
近
代
西
方

人
對
中
國
思
想
或
文
明
有
深
刻
的
瞭
解
，
而
又
特
別
具
有
同

情
心
的
前
有
為
蘭
言

(
M.

G
r
a
n
e
t
)
，

後
有
李
約
瑟

(

Jo
seph 

N
e
e
d
h
a
m
)。前
者
是
名
社
會
學
家
冷
蹴
幹

(

Emile 

D
u
r
c
h
e
i
m)
的
高
足
，
對
於
中
國
古
代
思
想
史

有
很
多
特
殊
的
見
解
。
到
了
六
十
年
代
，
提
倡
結
構
主
義
(

S
t
r
u
c
t
u
r
a
l
i
s
m

)
有
名
的
李
維
史
陀

(C
l
a
u
d
e
Levi­

S
t
r
a
u
s
s
)

仍
然
引
用
他
的
說
法
。
李
約
瑟
的
影
警
更
爲
宏

大
，

不
僅
研
究
中
國
科
技
文
明
的
人
都
要
續
他
的
書
，

甚
至

硏
先
科
學
的
哲
學
或
一
般
科
學
史
的
人
也
都
經
常
要
引
用
他

的
意
見
。
擧
一
個
例
子
說
，
寫
成
「
歷
史
中
之
科
學
」
四
大

卷
的
J.

D
. 

B
e
r
n
a
l就
參
考
了
許
多
李
約
痣
的
研
究
結
果

。
許
多
在
西
方
科
學
史
上
的
「
失
去
的
關
鍵
」
(m
i
s
s
i
n
g

l
i
n
ks
)
都
因
李
約
瑟
的
研
究
而
得
了
解
決
。
葛
蘭
言
及
李

約
瑟
之
所
以
特
別
受
一
般
歷
史
的
推
崇
，
毫
無
疑
問
的
，
就

是
因
爲
他
們
共
有
比
較
歷
史
或
比
較
思
想
史
的
胸
襟
和
訓
練

。
李
約
瑟
對
西
方
科
庫
思
想
和
工

藝
技
術
的
發
展
歷
史
瞭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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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掌
，
因
此
他
能
看
出
中
國
科
學
文
明
的
特
點
，
解
決
了
許

多
前
人
所
無
法
解
決
的
重
要
問
題
。

由
此
可
見
一
個
人
若
想
要
研
究
比
較
思
想
史
，
那
麼
他

就
必
須
對
中
西
文
化
都
有
相
當
的
瞭
解
。
不
過
這
話
說
來
十

分
容
易
，
作
來
可
就
不
同
。
再
說
，
比
較
思
想
史
不
應
該
是

比
較
好
壞
高
下
。
許
多
西
方
治
中
國
史
的
人
，
他
們
所
寫
的

書
並
不
受
正
統
西
方
歷
史
家
或
哲
學
家
所
重
視
，
而
相
反
地

，
李
約
瑟
的
作
品
却
被
許
多
一
流
的
思
想
家
一
再
微
引
，
其

原
因
固
然
是
因
爲
李
約
痣
懂
得
西
方
科
學
及
科
學
史
的
「
行

規
」
，
知
道
「
行
話
」
，
而
許
多
自
稱
「
中
國
通
」
的
學
者

，

連
治
學
的
菡
本
知
識
都
沒
有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李
約
瑟
能
肯

定
中
國
文
明
和
科
學
思
想
的
正
面
價
值
，
而
許
多
其
他
的
漢

學
家
就
不
知
從
何
肯
定
起
。
由
此
可
見
研
究
比
較
思
想
的
人

必
須
抱
懷
「
兼
容
並
蓄
」
的
胸
襟
，
站
在
中
西
對
等
的
立
場

上
討
論
問
題
。
如
果
硏
究
一
個
文
化
之
後
，
只
能
說
那
個
文

化
比
不
上
自
己
的
文
化
，
甚
至
於
只
能
批
評
別
的
文
化
一
文

不
值
，
那
麼
一
個
人
再
學
貫
中
西
也
沒
有
用
處
。

「
兼
容
並
蓄
」
的
治
學
方
法
就
是
我
在
上
面
所
說
的
鮑

瑪
敎
授
的
治
學
態
度
丨
~

「
對
於
一
切
的
思
想
都
紿
於
相
等

的
地
位
，
希
筌
在
拼
湊
七
巧
板
似
的
努
力
中
覓
求
新
的
構
圖

」
。
鮑
瑪
敎
授
因
此
反
對
一
切
的
思
想
專
制
。
這
一
點
在
他

批
許
馬
克
斯
主
義
時
特
別
明
顒
。
一
九
七
七
年
七
月
我
問
他

關
於
馬
克
斯
主
義
與
民
主
體
制
能
否
共
存
的
問
題
時
，
他
很

坦
白
地
說
不
能
，
主
要
是
因
爲
馬
克
斯
主
義
本
身
十
分
的
武

斷
，
而
馬
克
斯
本
人
在
處
理
思
想
時
亦
同
，
因
此
要
馬
克
思

主
義
者
廙
行
民
主
政
體
等
於
是
緣
木
求
魚
，
恐
怕
沒
有
什
麼

希
望
。
不
過
他
倒
不
堅
持
說
甩
克
思
主
義
就
是
在
理
論
的
層

面
上
也
主
張
專
制
集
權
。

「
近
代
歐
洲
思
想
」
可
以
說
是
他
思
想
成
熟
後
的
作
品

，
範
圍
當
然
是
大
過
上
述
專
論
懐
疑
主
義
的
書
。
新
書
立
論

却
較
爲
小
心
。
在
「
宗
敎
與
懷
疑
主
義
之
興
起
」
一
書
中
，

他
似
乎
對
現
代
文
明
中
變
動
不
居
及
焦
慮
不
安
的
情
形
感
到

十
分
不
耐
，
熱
切
地
渴
望
一
種
祁
克
果
(S

.Kirkegaard 

)
式
的
宗
敎
躍
昇
；
但
在
這
本
書
中
，
他
却
凳
得
歐
洲
文
明

的
特
點
就
是
能
在
「
定
」
與
「
不
定
」
，
「
存
在
」
與
「
變

迤
」
中
取
得
中
靨
。
這
個
說
法
等
於
是
部
份
地
肯
定
了
「
變

動
不
居
」
的
價
值
。
當
然
「
變
逕
」
的
觀
念
和
「
俁
疑
主
義

」
的
觀
念
並
不
相
同
，
因
此
我
們
不
能
說
鮑
瑪
敎
授
提
倡
「

適
度
」
的
懷
疑
主
義
。
頂
多
只
能
說
他
對
於
十
九
世
紀
以
來

所
發
展
的
以
歷
史
眼
光
來
處
理
一
切
文
化
、
思
想
的
方
法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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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消
極
的
肯
定
而
已
。
這
一
點
在
他
書
旳
結
束
講
得
很
清
楚

。
他
認
爲
文
化
的
創
造
力
頲
某
於
尋
找
意
義
的
決
心
。
而
所

謂
意
義
不
外
是
對
典
理
的
探
求
。
探
求
眞
理
當
然
是
一
切
知

識
的
最
終
目
的
，
因
此
比
單
純
的
歷
史
研
究
更
爲
重
要
。

在
廿
世
紀
的
時
代
，
眞
理
當
然
含
括
了
比
「
超
越
時
空

」
這
個
簡
單
的
概
念
還
要
廣
泛
的
意
義
。
爲
什
麼
這
麼
說
呢

？
因
爲
每
一
個
觀
念
，
不
管
到
頭
來
眞
或
不
眞
，
都
是
一
定

時
空
的
產
物
，
因
此
衡
藍
一
個
觀
念
時
，
我
們
一
定
要
把
那

個
觀
念
放
在
它
的
背
泵
去
瞭
解
。
這
樣
我
們
才
能
把
握
得
住

眞
理
的
多
面
性
，
瞭
解
或
寬
容
一
些
已
經
失
去
時
代
意
義
的

觀
念
。
同
時
，
也
只
有
把
一
切
的
觀
念
放
在
這
種
時
間
的
背

景
裏
，
我
們
才
能
瞭
解
並
揭
栗
一
些
已
經
過
時
的
見
解
，
而

不
致
繼
續
盲
目
跟
隨
假
偶
像
、
假
眞
理
。

從
這
個
角
度
看
來
歷
史
學
的
發
逹
對
人
類
是
很
重
要
的

，
這
是
鮑
瑪
敎
授
肯
定
「
變
逕
」
的
原
因
。

本
書
的
第
二
個
重
點
是
用
了
許
多
視
覺
的
材
料
。
前
面

已
講
過
，
鮑
瑪
敎
授
強
調
博
覽
羣
書
好
尋
索
各
時
代
的
思
潮

風
格
。
不
過
他
當
時
並
不
特
別
注
甂
圖
靈
或
造
形
藝
術
所
流

露
的
感
情
。
在
「
近
代
歐
洲
思
想
」
一
書
中
，
他
就
特
別
提

出
美
術
作
品
(
特
別
是
圖
畫
)
的
重
要
性
,
認
爲
晝
家
所
宜

洩
的
情
感
常
常
與
時
代
思
潮
的
風
格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丨
丨
他

說
：
「
我
相
信
盡
家
和
作
家
並
不
是
活
在
不
同
的
世
界
裏
，

…
…
相
反
地
，
他
們
一
齊
享
有
同
一
個
思
想
的
世
界
」
。
他

的
書
中
一
共
收
了
四
十
三
張
圖
片
，
用
來
說
明
他
的
論
點
，

視
覺
材
料
的
重
要
性
向
來
談
的
人
很
少
，
但
其
賀
它
對

一
個
歷
史
家
的
成
長
有
極
大
的
影
菩
。
我
曾
和
鮑
瑪
談
過
這

個
問
題
。
他
說
他
很
喜
歡
到
歐
洲
去
瀏
覽
名
勝
古
蹟
，
因
爲

這
些
歷
史
上
有
名
的
建
築
、
靈
像
和
彫
塑
能
令
他
覺
得
與
古

人
相
通
。
理
由
固
然
很
簡
單
，
但
也
並
不
是
眞
能
解
釋
清
楚

。
總
之
，
他
覺
得
書
本
的
東
西
在
今
天
複
印
槻
這
麼
發
達
的

日
子
，
只
要
在
耶
魯
圖
書
館
就
能
看
到
幾
乎
所
有
要
讀
的
東

西
，
因
此
他
坦
白
說
他
去
歐
洲
時
花
在
圖
書
館
看
書
的
時
間

少
，
而
花
在
參
觀
博
物
館
｀
敎
堂
、
劇
院
的
時
間
多
，
目
的

就
在
於
取
得
與
古
人
相
通
的
那
份
特
殊
的
體
驗
。

以
上
把
鮑
瑪
敎
授
的
新
書
和
本
人
的
思
想
作
了
一
個
簡

單
的
介
紹
。
嚴
格
言
之
，
他
的
見
解
陳
義
平

凡
，
並
不
奇
特

，
可
能
從
哲
學
的
立
場
看
來
，
只
是
老
生
常
談
。
但
是
從
近

代
歷
史
學
的
發
展
看
來
，
他
這
種
「
悲
天
憫
人
」
的
態
度
是

十
分
例
外
的
。
自
從
湯
恩
比
批
評
歷
史
家
們
「
見
樹
不
見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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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而
與
專
業
歷
史
家
決
裂
以
來
，
一
般
研
究
歷
史
的
人
逐
日

走
向
精
細
的
研
究
，
以
致
於
許
多
與
生
命
：
世
界
有
關
的
大

問
題
都
被
拋
棄
，
乏
人
問
津
。
這
個
現
象
固
然
對
學
術
的
發

逹
有
重
要
的
貢
獻
，
但
却
使
歷
史
家
與
肚
會
及
羣
衆
逐
漸
脫

節
。
鮑
瑪
對
於
這
個
現
象

可
謂
痛
心
疾
首
。
他
晉
批
評
說
歷

史
家
捐
栗
了
他
們
的
肚
會
良
心
，
而
誰
記
者
擔
負
超
批
評
秕

會
的
責
任
。
這
種
說
法
或
許
不
會
適
用
於
中
國
(
包
括
港

笆
，
但
是
歷
史
家
不
敢
面
對
大
題
目
確
是
令
人
擔
心
的
現

象
。

不
過
，
從
他
喜
愛
思
想
、
文
學
及
藝
術
的
情
形
看
來
，

我
又
覺
得
他
似
乎
太
偏
重
所
謂
的
大
傳
統
，
只
看
到
~
諦
一
特

高
的
理
想
，
而
不
能
重
視

一
般
几
夫
俗
子
的
精
神
食
糧
。
鮑

瑪
敎
授
受
德
國
史
學
影
響
十
分
深
刻
，
因
此
沾
染
了
漩
厚
的

理
想
主
義
色
彩
。
這
個
影
嚮
使
他
一
直
只
強
調
生
命
及
歷
史

中
屬
於
追
求

「
眞
、
善
、
美
」
的
理
想
部
份
，
而
不
能
重
視

許
多
一
般
人
爲
了
求
生
存
所
必
須
作
出
的
精
神
及
物
質
的
努

力
。

．
許
多
他
所
討
論
的
觀
念
，
他
所
尊
重
的
意
見
，
從
另

一

個
角
度
言
之
，
都
可
以
看
作
是
替
帝
王
說
話
，
梏
桎
人
心
的

「
意
的
牢
結
」
(
i
d
e
o
l
o
g
y
)

。
可
是
鮑
瑪
敎
授
總
是
避
免
從

這
個
觀
點
去
瞭
解
它
們
。
我
有
一
次
與
他
談
到
近
代
德
國
專

制
思
潮
的
問
題
，
提
出
德
國
人
對
「
自
由
」

(
F
r
e
i
h
e
i
t
;

f
r
e
e
d
o
m
)
的
特
殊
見
解
，
以
及
他
們
對
「
民
族
」
(

Volk

; 

n
a
t
i
o
n
)
的
理
想
影
像

，
認
爲
這
些
觀
念
對
於
德

國
國
家
主
義
的
興
起
不
無
推
波
助
浪
的
作
用
。
但
是
他
並
不

贊
成
這
個
說
法

。
相
反
地
，
他
認
爲
德
國
之
所
以
會
在
政
治

上
走
向
集
權
，
頂
多
只
能
說
是
德
國
敎
育
制
度
中
缺
乏
充
份

的
基
本
政
治
訓
練
所
致
，
與
德
國
思
想
史
上
的
高
尙
理
論
並

不
相
關
。

因
此
我
說
他
對
傳
統
的
態
度
十
分
保
守
。
對
於
視
在
人

來
說
，
這
是
很
不
可
忍
耐
的
態
度
。
我
們
生
活
的
是
一
個
急

遽
變
化
的
世
紀
，
社
會
結
構
因
着
物
質
生
活
方
式
的
改
變
已

產
生
了
巨
大
的
變
化
，
許
多
過
去
的
觀
念
和
想
法
仍
在
我
們

心
中
根
深
蒂
固
，
形
成
了
可
怖
的
瑣
鏈
，
阻
擋
我
們
向
前
發

展
。
一
個
治
思
想
的
人
如
果
不
能
勇
於
推
陳
出
新
，
面
對
挑

戰
，
那
麼
他
就
會
很
快
地
受
無
情
的
歷
史
浪
潮
所
吞
噬
，
不

留
痕
跡
。
我
很
擔
心
鮑
瑪
敎
授
這
種
保
守
的
立
場
會
受
到
新

一
代
歷
史
家
的
無
情
攻
擊
。

話
雖
如
此
，
我
交
不
能
不
贊
佩
他
在
急
湍
中
敢
於
逆
流

的
勇
氣
e

我
在
上
面
已
經
講
過
，
在
學
生
鼓
動
風
潮
，
威
脅

封
閉
學
校
的
日
子
，
他
不
避
風
雨
，
仍
然
在
課
室
中
不
厭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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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
的
媽
媽
敍
述
西
方
文
明
的
偉
大
傳
統
，
那
種
稍
神
和
勇
氣

却
又
是
多
麼
令
人
敬
佩
。

這
就
使
我
想
到
一
九
七

0
年
五
月
六
日
的
黃
昏
，
我
剛

從
他
的
辦
公
室
談
完
第
二
年
與
他
廣
西
洋
歴
史
哲
學
的
事
，

出
去
餐
鹿
吃
餒
的
悄
景
。
這
是
一
個
永
難

忘
援
的
時
刻
，
因

爲
第
二
天
在
耶
魯
大
學
所
在
地
的
新
港
，
有
幾
位
屬
於
「
黑

豹
鯊
」
的
黑
人
要
受
審
。
當
時
學
生
運
動
方
興
未
艾
，
許
多

人
批
評
美
國
秕
會
及
政
府
歧
視
黒
人
，
發
動
數
十
萬
人
的
大

示
威
。
示
威
前
夕
，
美
國
政
府
派
了
國
民
兵
進
駐
新
港
，
劍

抜
弩
張
，
而
各
地
趕
來
參
加
示
威
的
學
生
羣
衆
又
陸
續
到
達

，
滿
城
風
磬
鶴
唳
，
籠
罩
着
一
股
不
安
澶
焦
急
的
氣
氛
，
令

人
發
慌
、
沈
悶
到
了
極
點
。

餐
廳
是
一
座
內
部
漆
深
褐
的
大
堂
，
爲
紀
念
參
與
第
一

次
大
戦
捐
軀
的
耶
魯
校
友
而
蓋
。
外
頭
屋
緣
上
刻
有
法
國
各

著
名
戰
場
的
名
字
。
內
部
因
爲
幽
暗
，
加
上
窗
子
偏
高
，
因

此
只
見
得
夕
陽
餘
暉
的
慘
淡
光
芒
。
這
就
令
人
特
別
感
到
緬

慨
晚
霞
的
無
限
嘆
息
。
餐
廳
當
局
已
將
所
有
瓷
器
餐
具
收
了

起
來
，
只
用
紙
製
碗
盤
供
人
進
餐
。
吃
飯
的
人
很
少
，
大
鍶

中
寂
然
無
盤
。
這
時
我
想
起
在
皮
爾
遜(
Pie
r
s
o
n

)
學
院

那
間
排
滿
書
本
的
研
究
室
中
與
鮑
瑪
釹
授
談
奧
古
斯
丁
、
馬

菡
維
利
｀
伏
爾
泰
、
鞏
多
塞
的
情
景
。
紅
地
氈
與
敎
授
的
黑

桌
子
相
映
，
師
生
發
思
古
之
幽
悄
。
兩
相
對
比
，
眞
是
徬
徨

到
了
極
點
。
餐
廳
牆
上
掛
滿
了
許
多
夢
者
的
盡
像
，
我
似
乎

聽
得
到
既
往
許
多
哲
人
的
媽
媽
善
誘
，
在
大
堂
中
傳
播
悠
揚

；
但
我
又
似
乎
也
聽
到
那
些
示
威
羣
衆
的
喧
擷
，
一
波
波
如

浪
潮
般
地
傳
了
過
來
。
什
麼
該
變
，
什
麼
不
該
欒
？

這
眞
難

倒
人
了
。

蘇
子
云
：
「
蓋
將
自
其
變
者
而
觀
之
，
則
天
地
不
能
以

一
瞬
；
自
其
不
變
者
而
觀
之
，
則
物
與
我
皆
無
盡
也」
。
鮑

瑪
敎
授
在
「
近
代
歐
洲
思
想
」
首
頁
引
柏
拉
圖
的
話
說
：
「

什
麼
是
經
常
居
而
不
變
的
？
什
麼
是
經
常
變
而
不
居
的
？
」

蔽
子
曠
连
，
柏
拉
圖
嚴
肅
。
但
不
管
是
曠
達
或
嚴
肅
，
它
們

都
來
自
人
類
共
同
的
深
刻
思
索
和
體
驗
，
是
中
西
皆
然
的
。

鮑
塢
說
「
眞
理
是
多
面
性
的
」
正
就
是
這
個
意
思
。
然
而
，

「
多
面
性
的
眞
理
」
克
服
得
了
因

「
變
迆
」
而
帶
來
的
焦
慮

與
不
安
嗎
？
閤
起
鮑
瑪
敎
授
的
新
作
，
我
竟
不
覺
茫
然
。




